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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逝者的独唱音乐会 

 

秘书给葛涞广送来了一张门票，周六

晚上七点总政礼堂，柳莺个人独唱音乐会，

贵宾席。 

“票是谁给的？”盯着门票上柳莺的

照片，葛涞广问道。 

“总政发的，说请您去看演出。据说

他们给各军兵种和领导机关都送内部观摩

票了，贵宾席。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正常，

柳莺不是那个…，于是我就打听了一圈，

确实送票了。按惯例柳莺一年只办两场个

人演唱会，机会难得，各位首长都等着去

看呢。” 

“今天周三吧？” 

“是周三，司令员。” 

“你问过文工团么？有人见过柳莺么？

排练了么？” 

“司令员，我问过好几次了，问了他

们团长，团长也正蒙着呢。我也跟其他人

打听了，名义上是解放军文工团组织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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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但根本没人见过柳莺，没有排练，也

没有演出任务。当然了，让他们保密，不

让说出去。” 

“搞什么名堂嘛！对了，杜辛仕呢？

他在哪儿呢？” 

“我还真问了，江西，前两天在井冈

山老区慰问演出呢，这两天不知道，要不

要我再问问？” 

“不用了，随他去吧。”葛涞广摆了

摆手。 

“据说没看出悲痛来，也没看出异常，

感觉杜辛仕还不知道柳莺出事了。”秘书

又赶忙补充了一句。 

其实很多人都在打探这场演出的消息。

这次独唱音乐会提前三周才放出风来，又

一直不见柳莺的踪影，每次有人问文工团

关于演出的消息，团里的人都是一问三不

知，越是这样大家越是觉得神秘，越是期

待，越是不想错过。这是心里没鬼的人的

想法，葛涞广就完全不同了。 

秘书离开后，盯着门票上柳莺的脸，

葛涞广陷入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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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莺如果没死，这么长时间没有任何

消息，一定是被抓了，如果查出贪腐的线

索却没人找自己了解情况，这本身就不正

常，而且他们还会让柳莺再公开登台演出

么？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不然，难道是柳莺已死，二局设了一

计么？什么计呢？空城计？鸿门宴？三宣

韩信？借尸还魂？ 

葛涞广一向认为火箭军的平均学历要

高于其他军兵种，自己作为火箭军司令员，

虽然军衔不能比别人再高了，但智商还是

要比别人高出一截的。现在，他忽然感觉

自己的智力不够用了。 

如果自己真的被二局暗中盯上了，那

么自己现在就是在和二局斗法，但二局的

招数完全看不懂，甚至看不出有什么招数，

完全是南辕北辙，胡乱拼凑，抬出死人来

吓唬自己，到时候没法收场的也是二局啊。

乱拳打死老师傅的办法在自己这里可是行

不通的，只要自己步步为营，就一定能固

若金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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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眼下的是一个最简单也最现实的

问题，周六的演出到底去不去看？去吧，

恐其中有诈，羊入虎口，不去吧，怕被认

为做贼心虚，授人以柄。 

想着想着，葛涞广暗自窃笑起来。他

忽然感慨自己大约是老了，变得犹豫了，

优柔寡断了，自己一直都是一个善于观察

和判断形势，当机立断的人。还有什么好

犹豫的啊？去！当然要去了！自己倒要看

看二局的葫芦里面装的是什么药。 

事情发展到今天，其实葛涞广的内心

多少有一点点后悔。当初自己喜欢上了柳

莺的嗓子，喜欢上了柳莺的样子，特别是

喜欢柳莺身上的那股劲头。自己是个理科

生，很难找到合适的词去形容那种劲头，

但自己就是喜欢，有灵性，有韧劲，有些

像年轻时的自己。后来自己陷进去了，不

能自拔了，当然了，如果不是自己的位置、

权势和手段，柳莺未必会屈服，未必会跟

着自己。现在回过头去看，的确有些荒唐，

否则也许就不用遇到目前的窘境了。但世

间没有也许，只有因果循环。 

 



 

127 
 

葛涞广的专车刚刚停稳，就有工作人

员过来为他开车门。还是他的警卫员训练

有素，抢先下车拦住了工作人员，警惕地

看了看四周的环境和人员，确认安全后才

为首长打开了车门。 

葛涞广下车后特意扫视了一遍，贵宾

上、下车区和贵宾停车场还挺热闹，看这

些车的牌照就能知道，今天的场面不小。 

马上有另外的工作人员上来打招呼，

引导葛涞广和警卫员从贵宾通道进入剧场

里面。葛涞广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的配

枪，他也说不清为什么，自己今天特别想

带着配枪，在心里斗争了半天，虽然觉得

完全没有必要，但最终还是鬼使神差地把

配枪别在了腰间。 

见自己右边的座位还空着，葛涞广开

始和坐在自己左侧的海军司令员东一句西

一句地搭讪起来。不一会儿，总参二局的

郝局长来了，并且还坐在了葛涞广旁边，

使得葛涞广心头一紧。两个人刚刚打过招

呼，演出就开始了，倒是也避免了无话可

谈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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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幕员宣布，今天的独唱音乐会由解

放军文工团首席独唱演员、特级演员柳莺

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爱乐乐团联袂演出，

门票收入将全部捐赠给残联，演出结束后

观众还可以到设在通道的募捐处捐款献爱

心。 

剧场里的灯光暗了下来。葛涞广偷偷

瞟了一眼身旁的郝局长，郝局长伸着脖子，

正神情专注地用期待的目光望向台口，似

乎是在盼望着心中的明星出场，生怕错过

了什么细节。 

出场的果然是柳莺，出场的竟然是柳

莺，出场的居然是柳莺。柳莺真的没死，

怎么可能？为什么自己一点异常都没有察

觉？葛涞广感到一阵眩晕，他想站起来离

开，却被郝局长一把拉住。 

“葛司令员，你站起来会挡住后面的

观众，柳莺的歌迷可是要骂娘的。”郝局

长笑眯眯的，在葛涞广看来这不是笑，这

简直就是不怀好意，是邪恶。 

葛涞广知道，今天柳莺来了，自己便

走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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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莺出场后向观众致意，目光扫过葛

涞广时，葛涞广感觉到了柳莺目光里的蔑

视、鄙视和无视，这是葛涞广从来没见过

的，也让他难以接受。 

舞台上的柳莺还是那么的光彩照人，

军中百灵鸟的称号果然名不虚传，也确实

当之无愧。葛涞广感到有些恍惚了，他不

知道自己是在现实当中，还是在梦境里面，

要么柳莺是鬼，要么自己不是人。 

 

这场演出是邱添和柳莺一起从阿斯塔

纳回北京的路上就说好了的。 

在二局安排的商业包机上，柳莺和邱

添已经几乎无话不谈了。前半程她哭的时

间比说话的时间多，后半程说话的时间比

哭的时间长。邱添说话不太多，大多数时

间只是搂着柳莺的肩，让柳莺哭个痛快，

说个明白。柳莺再次要认邱添作亲妹妹，

邱添明确地答应了。 

飞机接近北京后，柳莺开始紧张起来，

用手去摸邱添的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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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你是不是找我的枪呢？这会儿

我没带武器。” 

“妹妹，眼看快到北京了，我害怕。

你不带武器，万一我们再遇到危险怎么

办？” 

“你放心，我本身就是一件武器，带

不带枪都没人能碰你。”邱添说着，还挥

舞了一下拳头。 

柳莺长叹了一口气。“妹妹，我真的

很羡慕你的自信。我就是没自信，才一步

一步落到这个田地的。” 

“至少在舞台上你是非常自信的。” 

“说实话，我都不确定站在台上的那

个人是不是我。” 

“姐，你听我的，你离开葛涞广，回

到你们家大肚肚身边，你就能找回自己，

找回自信，找回你的生活。” 

“葛涞广能放过我么？我还能回到过

去么？” 

“葛涞广不可能再骚扰你了，我可以

向你保证。但能不能回到过去，那就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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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你自己了，想回去，你就得自己争取。

大肚肚一直在等你回头，但他不会主动来

找你。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我信他的

话。” 

“妹妹，我要是早几年认识你就好了。

虽然这一路上你说话总是戳我的痛处，但

我知道你是真心的为我好。这年月，人都

没有真心了，没人说真话。” 

“我挺理解你的，别看你在台上光鲜，

但其实你从小就挺苦的，幼年丧母，你爸

爸又特别重男轻女。我虽然是遗腹子，但

和你比，我算幸福的了。” 

“这么说的话，还是我比你幸福，至

少我生下来的时候父母双全。” 

“姐，今天咱俩比惨一定要有人赢

么？” 

这下子倒把柳莺都笑了，难得笑得很

开心，但很快就又止住了笑容。“无论如

何，以后我都不能再登台了，只能自己唱

给自己听了，如果运气好，还能唱给大肚

肚听，他最喜欢听我唱歌了，一听我唱歌

他就傻笑，你是没看到过他的那个样子，



 

132 
 

简直傻死了。”说罢眼泪又流了出来，人

也陷入了沉思。 

飞机已经开始下降高度了。邱添用肩

撞了一下柳莺，她才从自己的思绪中跳出

来，扭头问道：“妹妹，有事？” 

“姐，你还能唱歌，还能登台。我出

来之前就已经请示过我们局里的领导了，

领导也批准了。到了二局，你把路上跟我

说过的都告诉我的同事，都说清楚了，完

事我接你去见你们家大肚肚。” 

“好妹妹，我会的，我答应你，能不

能再唱歌放一边，我肯定会把知道的都说

出来。” 

“你和大肚肚要是重归于好，你就到

我妈妈家住些日子，她那里特别清净，在

那里你好好准备，咱开一场个人独唱音乐

会，算是一切重新开始的庆祝活动吧。” 

“这个我可不敢想。” 

“你要是信我，你就专心准备，一个

月可以么？你有信心么？咱可别砸了招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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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唱歌，我还是有信心的。” 

两个人击掌约定，一个月后开个人演

唱会，就在北京，在柳莺 15 岁时梦想开

始的地方。 

两个人谁都没有食言，柳莺说出了她

知道的全部，邱添秘密接上她去见了杜辛

仕，破镜重圆。邱添告诉柳莺，演唱会那

天，是柳莺重新开始的日子，也是葛涞广

倒台的日子，让她耐心等待。之后柳莺一

直秘密住在通辽，每天健身，练声，和邱

清丽闲聊，听李长春讲笑话，还去厨房学

了几道菜，发自内心的笑容经常挂在脸上。 

 

舞台上的柳莺已经唱了 18 首歌了，

加上换服装和串场以及爱心宣传，两个小

时过去了，葛涞广感觉自己已经快窒息了，

大脑也拒绝工作了。葛涞广一直痴迷于柳

莺的歌声，可是今天的歌声太折磨人了，

音乐的声音也格外的刺耳，这大概是世上

最折磨人的酷刑。 

第 19 个节目是民歌联唱，但报幕员

并没有报出歌曲的名字。观众席开始骚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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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人们纷纷交头接耳。柳莺的歌迷都

知道，这是要表演瞬间换装的招牌节目了，

都在猜测着今天的曲目和服装，有的人甚

至还为到底是什么曲目争论了起来。 

柳莺穿着一身新疆民族服装出场，第

一段自然是新疆民歌。正如观众期待的那

样，随着间奏的响起，灯光突然熄灭，瞬

间又亮起，站在台上的已经是身着藏族服

饰的柳莺，军中百灵鸟接着唱起了藏族民

歌，台下掌声雷鸣，欢呼雷动。 

按柳莺个人演唱会的惯例，民歌联唱

经是最后一个节目了，台下的观众颇有意

犹未尽的感觉，一直在鼓掌要求柳莺返场。

不想今天的演出节目安排与过往不同，刚

才的节目只是压轴，后面还有大轴，报幕

员宣布最后一曲是由京胡伴奏的江南民歌

“茉莉花”，这种搭配倒是从来没有听过，

一下子就吊起了观众的胃口。 

观众们又开始窃窃私语地议论起来。

舞台上的灯光全部熄灭了，整个剧场席霎

时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屏息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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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响起，是悠扬又略带苍劲的京胡

独奏，虽然全黑的舞台上看不到琴师的身

影，却已经引来了台下观众的一片掌声。

聚光灯追随着一身旗袍，造型极其淡雅朴

素的柳莺从台口缓缓移动到舞台中央，婉

转甜美的歌声和着琴声刚刚响起就被观众

的掌声淹没了。 

一曲终了，舞台的灯光全部亮起，歌

者和琴师深情相拥良久，之后牵手双双向

观众鞠躬致谢，柳莺和杜辛仕联袂演出的

最后一曲堪称珠联璧合。兴奋的观众纷纷

起立鼓掌，在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中，

全体演职人员登台谢幕，台下也有人该谢

幕了。 

葛涞广显然不想接受郝局长的邀约在

演出结束后直接前往二局叙谈，至少今晚

他不想去。他从来都不是一名逃兵，况且

他已经无路可逃，但他的确需要时间思考，

也需要时间安排。 

“葛司令员，你先看看这个。我是文

职出身，动手动脚的事情我可干不来的，

你不要难为我啊。”郝局长说笑着，把两

本证件递给了葛涞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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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本证件是葛涞广的警卫员和司机

的。葛涞广脸色不太好看，无奈只能接受

郝局长的邀请，故作镇定地上了郝局长专

门为他安排的车辆，车内的舒适程度倒是

符合军兵种司令员的待遇，只是葛涞广看

不到窗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葛涞广被请到了一处不知名的建筑，

在一个看似小会议室的房间里稍事休息，

还有人贴心地送来了葛涞广在自己专车里

专用的水杯，里面已经沏好了茶。和葛涞

广自己的茶叶相比，这里的茶叶质量的确

差了许多，不过品种倒是他平日里最喜欢

喝的。 

此时的葛涞广已经完全镇定了，他若

无其事地在小会议室里踱着步，看看桌子，

摸摸椅子，一脸的悠闲，一身的轻松，但

心里一直在盘算着。 

看现在的情形，只能兵来将挡，见招

拆招了。就按原来想好的，不行就承认自

己在处理和异性的关系上不够严谨，退一

万步，最严重的情况下也只能承认自己贪

腐了。自己把贪腐认下来，不要牵扯金素

梅，保住了金素梅，也就是保住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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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涞广正在心里制定着战术，郝局长

带着两个人进来了，依旧笑嘻嘻的。 

“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火箭

军司令员葛涞广上将。”郝局长首先把葛

涞广介绍给自己的同事。 

站在郝局长左侧的李秉文向葛涞广敬

礼：“首长好！” 

“葛司令员，这是我们二局侦察处处

长李秉文少将。”郝局长依旧笑眯眯的，

非常和善。 

“李处长，你好！今天是私人时间，

不用敬礼啦！”葛涞广一边还礼一边说道。 

“葛司令员，这位是我们二局的副局

长邱添中将。”郝局长介绍站在自己右侧

的邱添。 

“葛司令员好！”邱添并没有敬军礼，

只是很礼貌地微笑着打招呼。 

葛涞广愣了一下才想起打招呼。“噢，

你好，邱副局长！” 

葛涞广从来没听说过二局有这么一个

人，这倒也不奇怪，二局的人员身份都是



 

138 
 

保密的，但也没听说过二局有一名这么年

轻的副局长啊！她看上去也就是 30 岁的

样子，却已经是中将，没穿军装，一条粗

大的长辫子从脑后垂到胸前。二局的人穿

便装倒是也正常，这发型可是和内务条例

的要求出入太大了。邱添立刻引起了葛涞

广的注意，他心中暗想：不知这是何许人

也，在二局里面能够晋升这么快的人，一

定是个厉害的角色，搞不好就是一个大魔

头。 

“我们坐下说吧！”郝局长招呼着。

“葛司令员，你一直盯着邱副局长看，怎

么，之前见过啊？我怎么不知道啊？” 

“没见过，应该没见过。我是看邱副

局长少年才俊，而且着装和发型都不符合

内务条例，纯粹是出于好奇，多看了一眼。

你们二局是特殊单位，不能一概而论嘛，

其中必有缘由。” 

“还是司令员严谨，对待规章制度的

觉悟比我们高啊。不过我们也是严守纪律

的，邱副局长的着装和发型也是工作需要，

军委和一号首长特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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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涞广觉得郝局长话里有话，明显是

在敲打自己，还想用军委和一号首长压自

己一头，但他并没有继续谈论这个话题，

转而问道：“郝局长，这么晚了非要把我

叫到二局来，有什么指示么？” 

“葛司令员，咱们两个人军衔一样，

可不敢说‘指示’两个字啊！而且我们现

在也不在二局。你和我都是柳莺的铁杆粉

丝，当然是和你交流一下今天的演出啦！” 

葛涞广忙摆手。“我喜欢听柳莺的歌

不假，但不要听信外面那些谣言。” 

“谣言终究是谣言。今天最后一个节

目就是非常好的例证嘛，看看人家夫妻配

合的默契程度，看看那感情表达，是吧？

那可真是不羡鸳鸯不羡仙，谣言不攻自

破。” 

“就是嘛！”葛涞广拿起自己的杯子，

又放到了桌子上。“有些人啊，阴暗小人！

总把别人往黑暗邪恶的方向想，天天无端

揣测别人不说，哎，还造谣。其实说到底，

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哪里来的那么多坏人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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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有一些躲在暗处的邪恶小人，

其心可诛。”郝局长又把话题拉回到演出

上。“葛司令员，今天的节目，你觉得哪

个最精彩啊？我一直都喜欢看那个联唱的，

就那么‘刷’的一下，永远不知道后面会

变成什么样子。这人啊，都会变的。有的

人善变，越变越好，当然啦，也有的人善

变，越变越坏。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今

天的最后一个节目最好看，令我耳目一新，

眼界大开啊！” 

“我还是最喜欢联唱的那个节目。” 

“嗯，那可是柳莺的招牌节目。一个

月之前她在哈萨克斯坦首都演出，这个节

目迷倒了不少当地观众。邱副局长去现场

看演出了，现场反应相当的热烈，当时观

众不让柳莺谢幕下台，观众不走啊！” 

“哦哦，是吗，那挺好！” 葛涞广的

目光扫过邱添。 

“怎么，葛司令员，你不知道那场演

出么？盛况空前！”郝局长好奇地问。 

“太忙了，没关注，没关注。”葛涞

广喝了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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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柳莺的房间出事了，有人进去

杀她，你听说了吧？” 

葛涞广又喝了口水。“这事不知道，

还有这事啊？当地治安这么差么？” 

“是啊，太危险了，当时如果不是邱

副局长和柳莺在一起，杀手就得手了。对

了，你的秘书向文工团团长打听过这件事，

怎么，秘书没汇报吗？这个秘书当的可真

是够呛，瞎打听，不汇报。” 

“好奇心吧，人的本性。回去我批评

他。”葛涞广嘴上敷衍着，眼睛又瞟了一

眼邱添。 

郝局长摆了摆手。“要我说就算了，

不用批评了。你的秘书非说是你让问的，

还坚持说他汇报过了。我们李秉文处长越

俎代庖，替你批评过他了。” 

“哦，是吗，好好。没问题，该批

评！”葛涞广清了清嗓子。看看杯子里的

水不多了，他只咂了一小口水。 

郝局长继续唠叨着。“不过要说你的

那个秘书可是太脆弱了，这一点你还是要

说说他的。一个大男人，秉文处长就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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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两句，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嘴还

不严实，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往外说，连续

说了好几个小时。秘书可是个关键岗位，

是有纪律要求的。” 

葛涞广知道自己再继续装糊涂已经没

用了。 

“郝局长，你请我来，不是为了说我

的秘书吧。” 

“不是说你的秘书。是想说演出来

着。” 

李秉文插了一句：“局长，演出刚才

说过了。” 

郝局长看了看李秉文，又看了看葛涞

广。“说过了么？哦，好吧，那不说演出

了，说说柳莺吧。邱副局长原来也在解放

军文工团，说起来和柳莺还是一个团的战

友呢，她们两个可是无话不谈啊。对了，

葛司令员跟柳莺也挺熟吧。” 

“刚才都说过了嘛，谣言，都是谣言。

我是很喜欢这个演员的，也见过几次，仅

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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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添接过了话：“谣言止于智者，葛

司令员是智者吧。我倒是有个问题啊，你

既然喜欢柳莺，哦，这个演员，也有些交

往，为什么要找杀手杀了她呢？” 

葛涞广立刻瞪起了眼，也提高了声调。

“邱副局长，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是

说我要杀柳莺么？我葛涞广是谁啊？我会

去杀人么？我要杀人也是用导弹去杀敌

人！” 

“葛司令员的身体真好，嗓音也亮，

说话比我们的底气都足。”李秉文把几张

照片放到葛涞广面前。“我估计您的眼肯

定也不花，您看看，照片里的人您认识

么？” 

葛涞广拿起照片逐一查看。酒店房间，

死者全身照，死者的面部照，死者头部两

个弹孔，地毯上的血迹，一瓶经“典基安

蒂”很眼熟，女式手包很眼熟，披肩也眼

熟，首饰也眼熟，鞋也眼熟。 

葛涞广放下了照片。“不认识。”这句

倒是实话，他的确不认识那个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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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去杀柳莺的杀手，阿尔巴尼

亚人。”李秉文补充道。 

“和我有什么关系？” 

“人，钱，动机，这三条写在一张纸

上，做一个简单的连连看游戏，就都清楚

了。买凶杀人，直接指向葛司令员。”李

秉文解释道。 

“笑话，污蔑，诽谤。证据呢？” 

“我们有资金流动的证据，有人员接

触的证据，有人证，有口供。”李秉文拿

回了照片。 

葛涞广哈哈大笑，对郝局长说：“郝

局长，你们不要拿杀人来恐吓我，逼我就

范。既然你们想让我承认，那我就大大方

方地承认了吧，我一时糊涂，抵挡不住诱

惑，和柳莺的关系有些不太严谨，但这属

于生活作风问题，不归你们二局管。回去

我就向党委说清楚，请求处分。我都承认

了，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郝局长也笑了，没有葛涞广笑的声音

大，算是冷笑吧。“葛司令员说得对，生

活作风问题的确不归二局管，但你心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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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清楚，什么样的案子归二局管。如果只

是买凶杀人，我们都不会插手的。既然来

了，就别着急走，搞清楚了，我们会送你

去应该去的地方。” 

“什么意思？你们还想逮捕我么？” 

“我们二局就没有逮捕这个说法。”

李秉文语气冷淡地继续说道：“不过葛司

令员，您的配枪先交给我暂时保管一下吧。

杀手的照片您刚才看了，邱副局长手太快，

还专打眉心，我怕万一有误会，我们谁都

拦不住她。” 

“我要给军委打电话！”葛涞广站了

起来，从衣袋里掏出电话，但发现手机没

有信号。 

郝局长挥手示意他坐下。“就算你打

电话，你觉得军委会有人接你的电话么？

还是坐下吧。” 

葛涞广沉吟了片刻，还是把自己的配

枪交给了李秉文，接着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用一下你们的电话，我要给家里打个

电话，给我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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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局长看了看葛涞广，说道：“有更

方便的办法。今天你是早上出的门，金素

梅不到中午就被请到我们二局了，有事可

你以和李处长说，让李处长亲自传话，秉

文记忆力特别好，保证一个字都错不了。

对了，金素梅刚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也要求

见你呢，就是不肯说找你什么事，估计也

没有着急的事情吧，这不，一下午他们聊

得都挺热闹，一直也没再提要找你的事。” 

葛涞广刚要张口，郝局长伸手示意他

不要说话。“葛司令员，你放心，你家里

的花花草草都有人照顾。还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只要不违反规定的，我们都会认

真考虑，积极办理。”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这算什么？你

们把我，我夫人，秘书，警卫员，司机全

扣留了，还私自进入我的家？你们要干什

么？” 

李秉文依旧态度冷淡。“不止这些，

我们还扣留了别人，进了别人的家和经营

场所。我们二局是战区级单位，不缺人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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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葛涞广一直沉默不语，郝局长先打

破了僵局。“葛司令员，我们二局一个局

长，一个副局长，一个处长，三个将军陪

着你坐在会议室里面，是对你的充分尊重，

算是对你很客气，很照顾了，你可别错过

了我们的好意。咱们把话说透了吧，男女

关系，贪腐这些我们都不感兴趣。你也知

道，二局是专职搞军事情报的，我们感兴

趣的是间谍和情报。再让我说，就不算你

自己主动交代了，会影响对你的处理。” 

“你们这是在构陷我，你们没有证据，

别拿这些大话唬我。” 

这次郝局长的笑声爽朗多了。“葛司

令员，这件事情不能侥幸，不能赌博，也

不要意气用事。证据链不完整的情况下我

们就贸然惊动你，你觉得是咱们谁的智商

有问题了？你可以质疑我们的智商，但最

好不要怀疑二局的专业性。” 

葛涞广面无表情，郝局长继续说道，

但语速却快了许多：“我帮你复盘一下。

你不应该去杀柳莺，人没杀成，倒成了我

们的突破口。我再帮你梳理一下，供你参

考。二局有个破译处，小二百号人还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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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你的十几条短信么？你怎么接受指令的？

你怎么把情报传递出去的？金素梅充当了

什么角色？你和金素梅周围的那些人都帮

你干了什么？你的代号是什么？” 

葛涞广的代号是“编钟”，他自己交

代说就是那种古代乐器编钟。 

葛涞广还交代，他接收美国指令和向

美国传递情报是分开的。金素梅的一个打

牌的姐妹把指令传递给金素梅，她再把指

令传递给葛涞广，至于是谁给那个姐妹下

的指令就不知道了。而向美国传递情报的

时候，都是葛涞广把情报带到会所，交给

一个做美国粮食大豆进口的宋老板，情报

最终会传到五角大楼。 

葛涞广除了依仗权势霸占了柳莺，还

利用柳莺代替自己向五角大楼发送紧急加

密情报。由于情报发送采用点对点方式，

一旦暴露，会先查到柳莺，葛涞广还有时

间周旋。紧急情报都是加密的，发后即毁

又数量很少，近几年一直没有被注意到。 

虽然挖出了“编钟”，但仍没有找到

“秒表”，情况比二局预想的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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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柳莺作为突破口非常奏效，葛涞

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全部交代了。

他以为自己的一切都结束了，但没想到的

是，郝局长提出让他和金素梅回家，葛涞

广继续担任火箭军司令员，条件是今后他

给美国国防部提供情报的内容和时机完全

由二局决定，也就是成为二局的情报人员，

双面间谍。 

 

二局讨论对葛涞广和张卫恒收网时，

邱添提出让柳莺留在文工团继续演出，同

时提出把葛涞广和张卫恒两个人都发展成

双面间谍，这样还可以同时保护美国五角

大楼信息来源。 

“柳莺可以。但双面间谍的想法不行，

特别是这个葛涞广，这可不行！葛涞广的

位置过于关键和敏感，后期对葛涞广的管

理和操作风险也很大，容易失控。”关栋

天第一时间就否决了。 

郝局长感慨道：“火箭军内部都漏成

筛子了，高层都是这个样子，这样的部队

怎么打仗啊，能打仗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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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说明火箭军的重要性，才使得

火箭军成了敌人渗透的重点单位。我们的

工作也的确是很被动，敌人不动，内奸不

动，我们就很难发现啊，最后发现了，损

失也早已经造成了。”关栋天说道。 

没想到一天之后关栋天又同意了关于

发展葛涞广为双面间谍的计划，报请中央

军委后也得到了批准，发展张卫恒作双面

间谍的计划也同时被批准。 

为此邱添专程去了广州。但是张卫恒

的代号是“银桦”，他也不是秒表。 

高辅臣还是天天打太极，沈旺祖仍在

到处放狠话，到底是他们两个人中有一个

人是“秒表”，还是“秒表”另有其人，

暂时没有答案。 


